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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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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北宋瓦舍勾栏的兴起，标志着民间通俗文化娱乐市场的正式形成。宋代说
话作为瓦舍勾栏中的重要表演形式，与瓦舍勾栏一起走向繁荣。元代瓦舍逐渐衰落，勾栏
却获得极大发展，但元代说话在勾栏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杂剧取代，只有讲史一门得以继续
发展。明代以降，瓦舍日趋消亡，勾栏性质发生变化，不再作为民间伎艺的主要表演场所。

明清说话在沉潜民间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带有地域色彩的评话、评书，并找到了替代瓦舍勾
栏的新场所———书场，再次迎来说话艺术的发展高峰。

［关键词］　瓦舍勾栏；通俗文化娱乐市场；说话艺术

说话作为中国古代说唱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产生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过汉魏六
朝的不断发展，到隋唐时期，说话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即具备“说话”之名、以说为特征的
表演方式、以故事为主的表演内容以及一些基本的表演程式。同时，相比前代，隋唐说话在表演场
地以及观众构成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走出宫廷的说话，与民间其他表演伎艺一起，以寺院
附近的戏场、私人府邸的斋会筵席以及街衢闹市等地作为表演场所，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行，拥有
了相当数量的平民观众。不过，由于唐代从都城长安到地方州县市镇都存在坊市分离、宵禁等制
度，说话在表演地点和表演时间上无疑会受到一定制约和局限，同时也缺乏相对独立的表演空间。

这种情况直到宋代瓦舍勾栏的出现，才发生了显著改变。

一、瓦舍勾栏的兴起与宋代通俗文化娱乐市场的形成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离乱的局面，社会逐步稳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到仁宗时期，已是一
派繁荣安定的景象。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城市发展与商业兴盛，使得与市场相联系的民众越来越
多，唐代严格执行的坊市分离、宵禁等制度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被统治者废
弃。在北宋初期，市民的夜生活及店铺的营业时间已经明显延长。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
太祖乾德三年（９６５）四月，朝廷下令京城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①《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载神宗熙
宁九年（１０７６）六月，朝廷下令汴京旧城（里城）各门与汴河岸角门三更一点关闭，到五更一点打
开。②而到了北宋后期，民众临街居住、坊内开店的现象已比比皆是。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共存，坊
墙不复存在，大街小巷互通，汴京坊市分离的旧格局逐渐被坊市合一的新格局取代。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记载，北宋末期，汴京的繁荣商业区甚至出现通宵达旦的盛况。而这种商业繁荣所带动起
来的，不仅仅是商品货物的大量流通，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还有广大民众文化娱乐市场的开拓。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瓦舍勾栏的普遍营建。

瓦舍，又叫瓦子、瓦肆、瓦市，亦可简称为瓦。对于瓦舍的命名及起源，南宋时已无法给予合理

的解释。如耐得翁《都城纪胜》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①吴自牧《梦粱录》亦
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始于何时。”②廖奔先生《中国古代

剧场史》一书，结合史料和日本学者加藤繁的考证③，推断汴京的瓦舍勾栏出现于北宋仁宗朝
（１０２３—１０６３）以后、神宗熙宁（１０６８—１０７７）以前。同时，由于未见当时汴京以外有关瓦舍勾栏的
记载，廖奔又推测：“或许瓦舍勾栏在汴京兴起时还是一种新生事物，没有来得及向其他地方扩

散。”④笔者以为，北宋瓦舍勾栏的出现，至晚在神宗熙宁初年以前，且不限于汴京及其附近地区。

因为据北宋张师正《括异志》一书记载，荆州在熙宁初年已有伎艺人作场的瓦市。《括异志》卷九
“毛郎中”条云：“毛郎中晦，熙宁初年惟一妻一子，处家于荆州。常有一女厉朝夕在其家，语言历历

可辨，自称田芙蓉。……常曰：‘我今往瓦市游看。’毛密遣仆，使探其伎艺者。归而询之，一皆符
合。”⑤《括异志》虽是一部小说集，但其创作背景却来自作者同时或之前的现实生活。据北宋释文

莹《玉壶清话》记载，张师正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曾多次到过荆州，在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已著有“《括异志》数万言”⑥。现存今本《括异志》中的记事止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如果当时

荆州没有瓦市存在，《括异志》不可能会凭空出现这样的故事场景。小说中提到的瓦市，应为供人

游看的伎艺表演场所，与宋代瓦舍的性质也完全相同。

有关瓦舍的名称来源，除经常使用的“野合易散”之说外，学界还有其他不同说法。主要有以

下几种：
（一）瓦里说。此说最早为明末方以智所提出。他在《通雅》卷三十八“宫室”中说：“《东京梦华

录》有桑家瓦、中瓦，或谓京瓦。《南宋市肆记》有瓦子勾栏，自南瓦至龙山瓦二十三瓦，又谓之邀

棚。《辽志》：“瓦里，官府名，宫帐、部皆设之。想五代时有此称而宋用之也。”⑦清人俞正燮《癸巳类
稿》卷十二“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条亦说：“《梦粱录》云：‘绍兴时，杨沂中于杭城内外创

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谓之瓦者，沿北朝契丹瓦里之省，仍属军营。”⑧另外，今
人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一书也持此说，并认为瓦子是宋代的“娼寮”之名。⑨ 对于瓦舍出自瓦里之

说，廖奔先生考证后，认为瓦里为辽代一种官府机构名称，主要起到充任宫廷和各军事机构的内务

部的作用，与宋代瓦舍的游艺场所性质完全不同，宋代瓦舍应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城市“戏场”，区别
在于隋唐戏场大多设在寺庙里，而宋代瓦舍可以随意开设在商业区。瑏瑠 驳斥虽有力，然却是从性质

出发，未能就瓦舍的名称来源问题提供进一步解释。至于王书奴先生将宋代瓦子视为妓院，从《东

京梦华录》等宋代文献记载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二）寺院说。例如，康保成先生《“瓦舍”、“勾栏”新解》一文认为，瓦舍来自汉译佛教文献，原

指僧房、寺院，由于唐代上演各种民间伎艺的戏场大多设于寺院，因而寺院就是瓦舍、戏场，宋元的
瓦舍就是唐代的戏场。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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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市说。例如，丁伋先生《“瓦子”解与“行院”解》一文认为，通过考察唐人多将“互”讹作
“牙”字，而“瓦”和“牙”形近且为双声，进而得出宋代“瓦子”是由唐代“互市”演变而来的。① 对于此

说，吴晟先生在其《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一书中批驳颇详，指出“牙”、“互”二字既非双声，亦不同

纽；讹变之说仅从字面理论，且有很大偶然性，不足为凭。②

（四）俗乐说。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一书从演艺的角度，通过对周代见载的乐器进行考

察，认为“瓦”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类乐器中“土”的别称，而土类乐器中的陶埙、缶、瓦

鼓等，都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乐器，在古代文化中被视为粗俗的音乐或平庸的事物。因而，将瓦舍

解释为“通俗音乐（以俗乐为主，也包括雅乐）流行的文化娱乐市场”③。

其实，不论是“野合易散”还是其他诸说，虽然都存在一定合理成分，却没有一种能够完全令人

信服，成为定论。笔者以为，由于瓦舍之名的来源在南宋时已不为人知，而后人的各种解说又多是

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得出的推测，所以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出现前，我们还是暂时依从南宋时人的

看法。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学者们对瓦舍名称的来源有所争议，但大都认为北宋瓦舍与唐代戏场之

间具有一定渊源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戏场与瓦舍都是一种面向广大民众的开放性公共娱乐场

所。不过，二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首先，唐代戏场多依附于寺院，以露天广场为主，上演歌舞杂

戏，如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的长安戏场，《太平广记》记载的濮阳郡戏场、楚州戏场等。而北宋的

瓦舍则贴近商业网点，内设勾栏，一切伎艺都在带棚的勾栏内演出。例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

九处瓦子：桑家瓦子、中瓦子、里瓦子、保康门瓦子、新门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宋

门外瓦子，其中前三处集中于皇城东南角繁华热闹的商业区，后六处分设于里城的城门内外交通

要道上。再次，唐代戏场的功能就是进行娱乐表演，而北宋瓦舍在设置勾栏进行娱乐表演的同时

还兼营“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④，集休闲娱乐与商品贸易于一体，

形成一种以勾栏演出为中心的综合性游艺场所。最后，唐代戏场作为伎艺表演场所，尚未完全固

定，各种伎艺的演出时间、演出内容以及演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活动以及唐代坊市、宵禁

等制度的影响。而北宋瓦舍则给各种伎艺提供了一种固定的演出场地、相对独立的演出空间、较

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不仅演出时间不再受到限制，而且演出内容和表

演形式完全受市场需求的支配。由此可见，唐代的戏场还只能算是民间文化娱乐市场在形成过程

中出现的一种初级形态，场所较为简陋，演出时间不太固定，且带有明显的宗教娱乐文化色彩。而

北宋瓦舍的兴起则是民间文化娱乐市场逐渐发展成熟的标志。瓦舍勾栏的出现，表明一种面向广

大民众的通俗性文化娱乐市场在宋代正式形成。它以固定性的瓦舍勾栏演艺为主体，以半固定性

的茶楼酒肆演艺、经常性的节庆庙会演艺、临时性的街衢闹市演艺等为必要补充。宋代的说话伎

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娱乐市场中，被推向新的发展平台，达到了说话伎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

高峰。

二、瓦舍勾栏的发展变化在宋元明清文献中的反映

那么，北宋出现的这种瓦舍勾栏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状况如何呢？从现存文献推测，

宋代瓦舍勾栏的发展从地点上说应当是从北向南推进的。北宋时，瓦子勾栏主要是在中原及长江

以北地区出现，尤以汴京为多。随着金兵入侵，宋室南迁，北方大量官军、民众也纷纷追随皇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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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涌入江南地区，这种以瓦舍勾栏为代表的商业娱乐文化也随之向南方传播。据《咸淳临安志》、
《都城纪胜》、《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杭州城内外有瓦舍多达２５处，从数
量上已远远超过汴京。另外，考察现存南宋时期的文献资料，以杭州为中心，今浙江、江苏一带，从
较大的府城、州城到较小的县城、市镇，大都能发现瓦舍勾栏的身影；甚至更为偏远的江西饶州和
福建汀州等地，也有“瓦市”存在。除文献记载外，四川南部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南宋墓室在

２００２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两块勾栏石刻图。① 这一考古发现，不仅使得原本只有文字记载的瓦
舍勾栏有了图片参照，同时也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南宋时期的大小城市都设有瓦舍勾栏这种平
民娱乐场所，观看勾栏演艺已经成为当时民众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同时，与南宋对峙的金朝，在
统治中原后，亦接受并认同了这种娱乐文化。例如，金大定九年（南宋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南宋使臣
楼钥出使金地，发现开封府旧都亭驿“西偏已废为瓦市”②。北方的真定府，其城南阳和门左右，也
有两处“瓦市”③。

宋元之际的战乱导致许多瓦舍废弃，但其中的勾栏往往保存了下来。随着对勾栏有极大依赖
性的北曲杂剧在全国的盛行，“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构栏者”④，以致在元代文献中，瓦舍
之名出现的情况反而较勾栏为少。入明以后，民间文化娱乐受到钳制，同时歌楼妓馆、茶馆酒楼等
其他演出场所进一步发展，使得瓦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勾栏的记载也变得稀少起来，并且性质发
生一定转化，逐渐由演艺场所变为妓院的别称。宋元时期风行全国的瓦舍勾栏至明代走向衰落，

使我们仅能在一些地志类文献中寻觅到它们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从明人整理、编创的以宋元话
本故事为底本的通俗小说中追忆和遥想当时的娱乐盛况。

为便于直观，笔者将搜集到的宋金元时期瓦舍勾栏的设置情况制成三表，一为宋元文献及当
代考古发现中的宋金元瓦舍勾栏设置情况，二为明清地志中宋金元瓦舍勾栏遗迹，三为宋金元瓦
舍勾栏在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反映。如下：

表１　宋元文献及当代考古发现中的宋金元瓦舍勾栏

时间 地点 相关设置 来源说明

北宋
京畿路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瓦子９处 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卷八

荆湖北路 江陵府（今湖北荆州） “瓦市” 北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九“毛郎中”条

南宋 两浙西路

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瓦子”２５处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灌圃耐得翁《都城

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

密《武林旧事》

建德府（今浙江建德） “瓦子”１处
南宋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所录《建德府内外

城图》

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勾栏巷” 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一

镇江府（今江苏镇江）
“南瓦子巷”、

“北瓦子巷”

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中“丹徒

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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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县宋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７—１４３页。
（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清乾嘉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上，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元）夏庭芝：《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３页。



　　续表

时间 地点 相关设置 来源说明

湖州（今浙江湖州） “瓦子巷” 南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中“州治”条

嘉兴府（今浙江嘉兴） “瓦子”、“西瓦子” 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二“坊巷”

乌青镇（今浙江湖州、

嘉兴交汇处）

“南瓦子”、

“北瓦子”

清董世宁、卢学溥《（乾隆）乌青镇志》卷四“古迹”

中“乌镇废巷”条引南宋沈平《乌青记》

两浙东路

绍兴府（今浙江绍兴） “瓦市” 南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第四厢内

庆元府（今浙江宁波）
“旧瓦子”、

“新瓦子”
南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条

江南东路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

“新瓦子巷”、

“新瓦子街”
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五所录“建康府城图”

饶州（今江西鄱阳） “瓦市” 南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第二“彭师鬼孽”条

福建路
汀州

（今福建长汀）
“瓦市”

南宋刘克庄《后村集》卷八十八“记”中所收《汀州

重建谯楼》一文

潼川府路 泸州（今四川泸州） “勾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泸县宋墓》中所收

２００２年四川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出土的

南宋“勾栏”石刻图

金
南京路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瓦市” 南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

河北西路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瓦市”２处 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上

元

中书省 大都路（今北京） “瓦市”
元李直夫杂剧《武元皇帝虎头牌》（又名《便宜行

事虎头牌》）第二折

河 南 江 北

等 处 行 中

书省

河南府路（今河南洛

阳）
“梁园棚勾栏” 元无名氏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第一折

江 浙 等 处

行中书省

杭州 路 （今 浙 江 杭

州）
“瓦市”、“勾栏”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

序》一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仲彬

聚众”条

松江府（今上海） “勾栏”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勾阑压”条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所收《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
说：“《景定建康志》卷５建康府城图中，在御街之东，长乐坊之南，有新瓦子巷，之东有新瓦子街。”①

只是文中及书末都未说明所用《景定建康志》为何种版本。今检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影印本《宋
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收有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孙星衍等人重刻宋本《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是书卷
五录有“府城之图”，该图在御街之东、长乐坊之南并未标注出“新瓦子巷”，亦无“新瓦子街”。另据
书前费淳《重刻景定建康志序》云：“宋本原缺诸图，审由写补。字句文多伪舛，孙观察又据别本是
正补足之。”②书后孙星衍《重刊景定建康志后序》又云：“景定志地理图序云为图十有五，而宋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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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２７１页。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１２页。



止存七图，余皆补画。本黄氏影钞本较多，共十九图，今据补入。其图或与目录参差不符，未知其
审。”①可知，由于所据以重刊的宋本原图残缺，孙星衍就依照黄丕烈所藏旧钞本上的地理图重新进
行了补画。只是黄本共有图十九幅，与宋本原序中所说的十五幅根本不一致，那么依照黄本补画
的“府城之图”，其正确性就让人怀疑了。同时，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收录有五十
卷本的《景定建康志》，该书卷五“建康府城之图”中，在御街之东、长乐坊之南标注有“新瓦子巷”②，
但图中未见“新瓦子街”。而从卷五所收的地理图名称、数目及排序来看，与图前序文中所说的十
五幅图不仅数目不一致，名称及顺序也有一定差异，那么其中的“建康府城之图”很可能也已非宋
代原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著录的《景定建康志》版本，可知《四库全书》所使用的《景
定建康志》底本，为“明影宋抄本”③。由此可以推测，《四库全书》本《景定建康志》中的“建康府城之
图”，很可能是明人仿造宋本重新绘制的，因此保存了部分宋本面貌。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陆
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中著录有《景定建康志》的一个影宋钞本，不同于《四库全书》收录的影宋钞
本。④ 同时，其《仪顾堂续跋》还存有对该书的题跋，跋文中曾以此本推断孙星衍所见宋本的缺失，
又说朱绪曾所见宋刊本“亦不如此本之善”⑤。据此推测，陆心源所藏宋钞本可能更接近原本。遗
憾的是，陆心源的大部分藏书在清末流入日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亦在其中。今国内已无法得
见。日本大正六年（１９１７）河田罴所编《静嘉堂秘籍志》卷十九载有是书。⑥ 而加藤繁《中国经济史
考证》第一卷的后记中，提及为其校对引文和阅读图书提供方便的机构时，静嘉堂文库列于其中。
至此可以基本确认，加藤繁所见到的《景定建康志》，当为陆心源皕宋楼藏本。也即陆本中的“建康
府城图”内应标有“新瓦子巷”与“新瓦子街”。

表２　明清地志中宋金元瓦舍勾栏遗迹

地点 相关设置 来源说明

仁和县（今浙江杭州）
“瓦 子 巷”、“下 瓦

巷”、“北瓦”

明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卷一“封畛”中“街巷”条、“市

镇”条

建宁府（今福建建瓯） “勾栏巷” 明谢纯、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坊巷”⑦

延平府（今福建南平） “钩栏巷” 明郑庆云《（嘉靖）延平府志》卷三“坊市”

赣州府（今江西赣州） “瓦市” 明董天锡《（嘉靖）赣州府志》卷五“创设”中“赣县”条

抚州府（今江西抚州） “勾栏巷” 《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百五十“抚”字下引《抚州府志》

温州府（今浙江温州）

“瓦 子 前 巷 口 桥”、

“瓦 子 后 巷 口 桥”、

“瓦子前后巷桥河”

明王瓒、蔡芳《（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桥梁”中“永嘉县”

条、卷五“水利”中“永嘉县”条

江都县（今江苏扬州） “南瓦巷”、“北瓦巷” 明陆君弼《（万历）江都县志》卷八“建置志第二”中“街巷”条

海盐县（今浙江临海） “勾栏” 清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卷一“與地志”中“街市”条

吴江县（今江苏吴江） “勾栏巷” 清倪师孟、沈彤《（乾隆）吴江县志》卷六“坊巷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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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１７９－２１８０页。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１０页。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２８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４１页。
（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１页。
［日］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卷十九，贾贵荣：《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６４７页。

有关建宁府的勾栏巷，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第五章第三节亦提及，但云出自“嘉靖《建安府志》卷十”。检嘉靖时所修方
志，未发现《建安府志》，而《（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坊巷”中有“勾栏巷”，且明代建制中有“建宁府”而无“建安府”，可知廖书中所言
《建安府志》应为《建宁府志》之误。



　　续表

地点 相关设置 来源说明

宁国府（今安徽宣城） “勾栏巷”
清洪亮吉、施晋《（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上引《（嘉靖）宁国

府志》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 “瓦子巷” 清陈作霖《金陵琐志五种》所收《运渎桥道小志》一卷

表３　宋金元瓦舍勾栏在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反映

书名 回数 故事背景 地点 涉及内容

《水浒传》①（容与堂本）

第二回、第九十回

第二十一回、五十一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三回

第六十一回、六十六回

第六十九回

北宋末年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三瓦两舍”、“桑家瓦”

郓城县（今山东郓城） “三瓦两舍”、“勾栏”

孟州（今河南孟县） “西瓦子”

清风镇（今属山东青州） 几座“小勾栏”

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三瓦两舍”、“南瓦子”

东平府（今山东东平） “西瓦子”

《警世通言》 卷三十九“福禄寿三星度世”北宋真宗 江州（今江西九江） “南瓦子”

《醒世恒言》

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 南宋初年 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三瓦两舍”

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北宋末年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桑家瓦”

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明朝弘治 杭州府（今浙江杭州） “三瓦两舍”

《喻世明言》

（又名《古今小说》）

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五代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瓦”、“构栏”

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 南宋初年 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南瓦子”及附近瓦子

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北宋中期 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桑家瓦”

《大唐秦王词话》
第五十七回“二妃殴死有功

臣，敬德武请皇国丈”
隋唐之际 榆次县（今山西晋中） “勾栏瓦舍”

《金瓶梅词话》
第十九回、三十一回、九十

回、九十五回
北宋末年 清河县（今河北清河）

“南瓦子巷”、“南瓦子”、“三

瓦两巷”、“瓦子”、“构栏”

三、宋代瓦舍勾栏的兴盛与“说话”的繁荣

从前文表格可以看出，兴起于北宋的瓦舍勾栏从北方传入南方以后，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到
南宋时期出现以杭州为中心向全国四下扩散的势头，其中又以江浙一带受到的影响最早最大。瓦
舍勾栏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扩散，不仅营造了以城镇为主要代表的通俗文化娱乐市场，同时也将
瓦舍中的各种说唱、表演以及歌舞伎艺传播到全国各地，并为各种伎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传播与
交流提供了基本条件。
那么，作为勾栏演艺重要内容之一的说话，其发展情形如何呢？
首先，与瓦舍勾栏的发展趋势相应，宋代说话伎艺的发展也呈现出由北向南推进并遍及全国

的轨迹，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南宋时期以杭州为中心。在《东京梦华录》、《咸淳临安志》、《都城
纪胜》、《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都记载有开封与杭州说话伎艺的繁荣盛况。而且
“三言”以及其他话本小说中收录整理的宋元话本故事，其发生地点也多在开封或杭州。甚至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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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表所用《水浒传》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据明代万历间杭州容与堂刻本点校的百回本。



与堂百回本《水浒传》第九十回，还出现李逵与燕青在开封桑家瓦子听评话一事。以上都说明这两
个地方是当时说话的中心。而勾栏瓦舍的普遍营建，也带动了京师说话伎艺向地方传播以及各地
间说话伎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例如，在杭州说话的影响下，江苏、浙江甚至较远的福建等地的大
小城镇，都形成了不少说话据点，在历时数百年后，即明清说话伎艺重新获得繁荣机遇时，杭州、扬
州、苏州以及福州等地迅速成为说话艺术再兴的主要城市。
其次，与当时的通俗文化娱乐市场相对应，说话伎艺的表演地点也以勾栏瓦舍为主，同时兼有

市廛庙会、茶肆酒楼等各种补充形式。如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描述临安城内中的瓦子时
说：“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另有小说艺
人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①。这说明，
在北瓦的十三座勾栏中，专门表演说话的就有固定三座，几乎占近四分之一。同时，说话艺人在街
衢闹市中的空地以及寺庙、茶肆酒楼中作场表演，也是常见之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
宵”条、苏东坡《东坡志林》卷一“塗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洪迈《夷坚志》丁卷三“班固入梦”条、西
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等，对此都有记载。
再次，以瓦舍勾栏为主体的文化娱乐市场本身所具有的商业性、竞争性、娱乐性、通俗性等属

性，对说话艺人、说话伎艺以及说话话本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例如，专业性质的说话艺人急剧增
加，说话门类进一步细化，说话伎艺获得很大提高，出现说话艺人自发组成的社团组织和专门编写
话本的书会，涌现出一大批话本且题材内容的通俗性、娱乐性越来越强。从艺人角度来说，他们从
事说话表演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收入，并依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他
们表演的地点大都会选择人多热闹处，伎艺较高的，进入瓦舍勾栏；水平稍差的，则以“赶趁”、“打
野呵”的形式流动表演。进入瓦舍勾栏的艺人，面临的是比流动艺人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稍一不
慎，他们之间的地位就会互换。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败，重新落入流动艺人行列，艺人们必定会想
尽各种办法。而组成专业团队、提高伎艺水平以及精研某一说话门类、根据观众需要编创新的话
本，正是他们应对竞争的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从说话本身来讲，作为民间文化娱乐市
场的一种表演伎艺，其自身的商业性质决定了说话表演必然会以娱人为旨归，以所娱之人的审美
趣味为追求方向。像南宋咸淳年间出现的王六大夫一样“讲得字真不俗”②者，毕竟只是少数，在语
言与表现手法上力求通俗易懂，贴合平民情趣的说话艺人，应是当时说话表演的主力军。另外，随
着民间娱乐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专业说唱艺人出现，单靠艺人临时编创或口传心授的话本，已
经无法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于是由下层文人组成的专门编写话本的书会应运而生，其中很大一
部分说话话本，就是被书会文人编写出来的。
再次，勾栏瓦舍的隶属与管理方式对说话的服务对象以及话本题材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宋

代瓦舍勾栏隶属官府，由官府派人管理，但北宋与南宋的隶属部门则有所不同。《东京梦华录》卷
五“瓦舍众伎”条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③张廷叟其人无考，据宋
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以及无名氏《靖康要录》卷十五等文献
记载，孟子书原为北宋宫廷教坊乐官，金军攻破开封后，落入金人之手。由此推知，北宋时期汴京
的瓦舍勾栏应是隶属于教坊，由教坊委派乐官管理。而到了南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南宋潜
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在介绍南宋杭州城内外的十七处瓦子后，说：“以上瓦子，盖取聚则瓦合，
散则瓦解之义。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
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
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④修内司是宫廷的内务部门，除负责宫室的营建修缮外，还设
有教乐所，管理官府所属乐人、编写文艺作品以及召集训练民间艺人等，南宋杭州城内的瓦舍勾栏
应该就是由修内司下辖的教乐所管理。从《朝野类要》卷一“教坊”条所说“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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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２３页。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３１３页。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２９页。此处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原文断句有误，据伊

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改正。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５４９页。



修内司教乐所”①来看，南宋教乐所的功能大致与北宋的教坊近似。而最先负责营创瓦舍和管理城
外瓦舍勾栏的殿前司则是禁军的主管部门，由于驻军多屯扎于城外及城内靠近城墙一带，所以这
些瓦舍一般都建在城门外不远处，主要目的是作为军士及其家属的休闲娱乐场所。南宋时期服务
于军队的瓦舍勾栏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说话内容的相应变化，投合士兵及下层军官
口味的话本明显增多，如在《醉翁谈录》所罗列的“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扑刀、杆棒、妖术、神
仙”②等八种小说题材中，公案、扑刀、杆棒都与军士的欣赏趣味相关，已占据所有小说题材的三分
之一强。此外，还有讲说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讲说士马金鼓之事的说铁骑儿等，也都是受军队欢
迎的内容。
最后，瓦舍勾栏的出现，使得说话成为沟通雅俗文学与文化的中介之一。在瓦舍勾栏出现之

前，说话艺人根据服务对象的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伎艺水平较高、主要为宫廷或贵族
服务的上层艺人；一种是伎艺水平较低、主要靠“赶趁”、“打野呵”等流动演出方式谋生的下层艺
人。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地位身份的互换以及知识文化水平与伎艺水平不相符等情况，但在一般
情况下，上层艺人的伎艺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都比下层艺人要高。对于上层艺人来说，他们的服
务对象决定了他们演说的内容和方式要符合上层统治者的审美情趣，他们一般受过正规训练，语
言以及故事题材带有雅文化色彩，即使是采自民间的故事传闻和俚语俗词，也大都经过修饰和润
色。而对于下层艺人来说，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生存环境限于民间下层，其服务的对象
也都是普通大众，讲说的故事题材必然要以适俗为准，因而其话本大多是由艺人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验或民间传闻编创的。可以说，在宋代以前，这两种处于不同层次的说话艺人，相互交流的机会
是非常少的。瓦舍勾栏出现后，一方面，不同层次的说话艺人获得同瓦竞技以及相互交流的机会，
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所记载的众多说话艺人中，
既有宫廷艺人，也有民间艺人；另一方面，随瓦舍勾栏的进一步发展，瓦舍中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
本的书会，以及专门整理刻印与售卖话本的书坊，如现存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卷末有“中瓦
子张家印”，王国维先生《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一文认为此处所云中瓦子张家，“盖即《梦粱
录》所谓‘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③。另据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记载，南宋张家在元代仍然存
在，“临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④。艺人之间的竞争与交流，使得宋代说话艺人的伎艺水平以
及知识素养获得普遍提高。从事说话的艺人，不仅“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⑤，熟悉历
代史书、笔记小说、著名文人的诗词文赋，而且还有说话备用的参考资料，如《绿窗新话》、《醉翁谈
录》等，以及由书会文人编成的各类话本，可以让他们随意根据听众对象，按照说话表演的程式，自
行选择，加工捏合，敷衍讲说。由于说话艺人面临的听众大都来自民间，必然要迎合他们的叙述习
惯、审美情趣和心理状态，将各种来自雅文学的内容以通俗易懂以及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给
他们听。而一些来自底层的生活经验、故事题材和普通民众的情趣爱好，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表演
中不断被融入话本，充实和丰富着话本的内容。那些受到听众喜爱、流传较广的话本，往往又会被
瓦舍中专门刻印话本的书坊整理刊刻出来进行售卖，形成供人阅读的案头文本。这种刻印话本之
风，到元代更加普遍，以致大量宋代话本在元代被刻印，如“虞氏全相平话系列”、《五代史平话》、
《宣和遗事》等等。话本以书面形式传播到上层社会后，一方面影响上层社会的俗文学，促成文人
白话小说的产生，另一方面又影响雅文学，成为文言小说或诗文创作的素材。因此，瓦舍勾栏的出
现，使得说话成为沟通雅俗文学与文化的中介之一。

四、元明瓦舍勾栏的变迁与“说话”的衰落
由宋入元后，许多瓦舍或因遭战火而毁坏，或因失去商业市场支持而废弃，但其中的勾栏往往

保存了下来。随着依赖勾栏的北曲杂剧的盛行，以及科场失利之文人进军通俗文化娱乐市场的增
多，在瓦舍式微的同时，勾栏却得到进一步繁荣。据廖奔先生考察，“元代瓦舍勾栏的分布地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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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０—３１页。
（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页。

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６页。
（元）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明万历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
（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页。



极其广泛的，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都有其踪迹，而主要集中地带则是从大都到江浙的运河沿
岸城镇”①。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元代法令对说唱伎艺的限制和约束，以及元杂剧在勾栏中的绝对优势愈

益显著，说话在瓦舍勾栏中的地位，已不复宋时。说话门类减少，题材受限，南宋盛极一时的小说，
也逐渐衰落下来。不过，元代统治者偏爱讲史题材，因此在其他说话门类都走向下坡的情况下，讲
史仍得以继续发展。见于记载的讲史艺人不少，如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
序》一文中提到的朱桂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仲彬聚众”条提到的胡仲彬兄妹，都是
杭州瓦舍勾栏中的讲史艺人。讲史在元代又被称为“说平话”，讲史话本亦称平话。元代讲史进一
步发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讲史话本。从现存元代刊刻的多种平话文本、《永乐大典》目录
所收的二十六卷平话以及域外汉籍《朴通事》、《老乞大》中的相关内容来看，元代讲史话本的数量，
应当是非常多的。刊刻讲史话本作为商品出售，在元代已经非常普遍，这些书籍不仅在国内广受
欢迎，而且还远销海外。同时，元代讲史的发展，使得其他说话门类中的话本也逐渐被吸纳到讲史
的队伍中来，如《朴通事谚解》中所提到的平话《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前者本是小说类
话本，后者原为讲经类话本，到元末时都已经具备讲史的体制和规模。再如，宋代说话中原属小说
类的各种短篇水浒话本，在元代被融入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后又成为平话，并影响到明清时
期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的成书。
元代以降，由于战乱以及明代政治、文化政策影响，作为综合娱乐市场的瓦舍开始在城市中销

声匿迹，勾栏的性质也逐渐发生转变，由演艺场所变为妓院的别称。比如，南宋时瓦舍林立的杭州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城内外瓦舍基本全部废亡。明代沈朝宣所撰《（嘉靖）仁和县志》卷一“封畛”中
的“市镇”条录有“北瓦”之名，其后考据说：“旧志云，瓦之立名，义取聚则瓦合，散则瓦解。故老相
传，宋绍兴间杨和王于军寨左右营创瓦舍，招集妓乐，以为暇日娱戏之所。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
游艺。后又于城内外增置十七处，今惟北瓦犹有酒肆一二存焉。”②可见在嘉靖时期，杭州的瓦舍仅
有北瓦残存，且衰败严重。到明末沈士龙为秘册汇函本《东京梦华录》作跋文时，这仅存的一处瓦
舍很可能也已废亡，勾栏与瓦舍之间的联系亦不复存在，所以他才会说“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
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③。另外，我们从上
文表３也可以发现，明代通俗小说中出现瓦舍字眼的，大都与宋元话本有关，故事背景往往都在明
代以前，仅有《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弘治年间的杭州府，说
故事人物张荩“乃风流子弟，只晓得三瓦两舍，行奸卖俏”④。而从《水浒传》和其他话本小说中多次
出现“三瓦两舍”一词来看，此处很有可能是宋元说话艺人的固定用语在明代话本中的残留。同
时，我们还可以拿明末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相对比。由于“三言”大都是冯梦龙据前
代话本整理而成，保留了不少宋元话本旧貌，所以有许多瓦舍勾栏的内容出现。而“二拍”则是凌
濛初在瓦舍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创作的话本，所以没有出现一处涉及瓦舍的文字。
明代瓦舍的消亡与勾栏性质的变化，使得说话伎艺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娱乐市场和固定的表

演场地，再加上明代前期对通俗文学与文艺的钳制，只要不合统治需要的戏剧、小说与说唱，皆禁
其表演，毁其文本，甚至“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⑤。遭到多重限制的说话，生存空间愈加狭窄逼
仄，在明代前期一度沉寂。大量的民间说话艺人由瓦舍勾栏重新流入市廛庙会、茶肆酒楼、甚至村
野乡间，苟延残存，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明末清初，说话在沉潜民间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底层文
艺营养，积蓄实力，与地方文化相结合，演变为带有地域色彩的评话、评书，并找到了替代瓦舍勾栏
的新场所———书场，终于迎来说话艺术发展的第二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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